在我九岁那年，越国和吴国又开战了，要说越国和吴国真是一对冤家，从我爷爷那时起，两国就打个不停，到了父王这一代，两国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至于其中原因据说是吴王阖闾也想玩称霸的游戏，他任用伍子胥和孙武，改革内政，扩充军队，加强战备，并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方针。吴国是强了起来，可楚王和我爷爷不安了。也难怪，谁愿意自己家门口住着一个大霸王，得时刻提心吊胆地堤防着他？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楚国和越国联合起来对抗吴国。有一年，吴王阖闾率军攻楚。次年春天，我爷爷乘吴国内空虚，出兵袭击吴都姑苏。阖闾急忙抽兵回救，爷爷自知力不能敌，遂在吴国掠夺一空后撤兵而还。从那以后，吴国将越国视为头号敌人，怎奈身边还有个楚国，吴王也不敢轻举妄动。

我九岁那年，楚国发生叛乱，吴王大喜，趁机率军攻越，企图一举灭了越国。父王不敢怠慢，亲自率兵迎敌，同吴王对阵于槜李。阖闾不愧是吴国的大王，他治军严谨，父王组织敢死队，连续几次发起冲击，均被他指挥吴军击退。父王见吴军军容严整，知道不可力敌，他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终于想到了一个好法子。他命人将全国犯了死罪的囚徒速速押解至槜李，用其家人的性命相威胁，迫使犯人们答应听从他的命令。第二天，犯人们列为三行，持剑走到吴军阵前，一起举剑自杀。吴军将士果然被这一疯狂举动所震慑，纷纷拥上来看个究竟，吴军阵势因而大乱。父王乘机发动突然袭击，大败吴军。吴王阖闾受伤不治而死，临终前再三叮咛他的儿子夫差："一定不能忘记越国！"吴国毕竟是个大国，实力远非越国可以比拟。所以，父王在击退来犯之敌后，没有反攻吴国，而是一举灭掉了吴国的附庸常国，将那里烧杀抢掠一空，带着大批的俘虏和财宝凯旋而归。

我听说父王要回来，高兴极了，立刻到城外去迎接他。一方面，三个多月没有看见父王，我的确很想念他；另外一方面，他出征的这段日子里可把我给闷坏了，太傅们象是串通好了的，全部生病，躲在家中，我打算告他们一状。

当父王醒目的车辇出现在我眼前，我激动了，飞快地跑上前去。父王也看见了我，命令停车，笑呵呵地走下来，提起我的两只胳膊，让我整个人在空中飞了一圈。"让寡人看看，三个多月不见，腾儿可曾长高。"父王慈祥地看着我。

我故意垫起脚尖，说："我长高了许多，下次就可以陪父王出征啦。"父王笑容可掬地说："不错，是长高了，都有寡人腰这么高了。"我拽着父王的衣服说："父王，你蹲下来。"父王问："蹲下来干什么？"我说："我想仔细看看你的脸。"父王微笑着蹲下来。

我双手捧着父王的脸。他的脸又黑又瘦，一看就知道吃了不少的苦头，他的头发油腻腻的，不知道有多少天没有洗过头发了，他的衣服上满是灰尘，仿佛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看着看着，我忍不住扑到他的怀里，放声大哭。

父王奇怪，问我："腾儿为何哭泣？"我哽咽着说："父王瘦了。"父王一听，大喜，说："腾儿这般孝顺，寡人受些辛苦又有何妨？"他吃力地抱起我，抹去我的眼泪，问："寡人亲征这段时日，腾儿乖不乖？太傅们可曾用心教你？"他还真关心我，首先想到我有没有调皮。

我不忍心再令父王心烦，撒谎说："我可乖了，不信，你回去问奶奶。至于老师们嘛，他们也还好。"我确信奶奶只会说我的好，不会告我的状。

"哦，当真？"父王显然不相信。

我心虚地笑了。我把康推到河里，把马蜂放进健的房间里，打坏母后的陪嫁紫玉花瓶，折腾死一头黑熊，两只仙鹤，欺负得老师不敢进宫……哪一天我不捣蛋？

"哈哈哈，你这小家伙！"父王心情很好，也不计较，事实上，他已经习惯了。

我的嘴巴甜得象抹了蜜，"父王，我想死你了，我天天祈祷，祈祷你早日得胜回朝。"这话我半真半假，天天祷告是不假，但真正的原因是：再过十来天是我的十岁生日，我不想失去敲诈父王的机会。

果然知子莫若父，父王一眼识破了我这小人的狡诈，"是怕寡人赶不上你的生日吧？" "父王！"我撒娇地把头埋在了他的怀里，逗得父王哈哈大笑。

父王抱着我回到车辇上，打道回宫。一路上，他给我讲诉打仗的经过，我听得是聚精会神，尤其听到那些犯人引剑自杀的时候，我更是惊呼起来。听完之后，我用崇拜的眼神望着父王，说道："父王你真厉害！我长大了也要象你一样带兵打仗，做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在孩子的印象中，打仗就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倒，然后问他服不服。若是说服了，仗便打赢了，可以欢呼了。我也一样，根本想象不出战争的残酷与可怕。

父王笑着说："腾儿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大英雄。你瞧，大老虎都怕咱们腾儿，更何况是人呢？"我听了洋洋得意，"就是，大老虎我都不怕，还怕人？"说话的时候，我朝后面一瞥，看见有几个笼车跟在队伍的后面，隐约可见里面关着一群孩子，便问道："父王，那些关在笼车里的小孩是干什么的？" "是俘虏。"我问："你把他们带回来干什么呀？"父王回答道："把他们阉割成寺人。一些留在宫里当差，一些赏给贵族大臣。"我一听来了兴趣，记得以前我问父王为什么宫里面除了他，别的人都不长胡子？为什么那些寺人说话的声音那么尖锐？父王告诉我是因为寺人们都被阉割了。我问什么是阉割。父王笑了笑，随手招来一个寺人，命他脱去裤子，指着他下身的伤疤，告诉我阉割就是把男孩子的小鸡鸡给割了。我又问为什么要阉割他们。父王轻描淡写地说被阉割的人听话，而我们需要听话的人。我听得似懂非懂。回到东宫，我叫来几个寺人，命他们脱去衣裤，我要看看他们被阉割的伤疤。谁知他们一听全部跪下，拼命磕头，求我饶了他们。我奇怪我又没有处罚他们，他们为什么如此地惊恐？我回想起之前那个寺人，在脱裤子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身子一个劲地发抖；当他那被严重创伤的部位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看见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当他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他流出了眼泪。当时我在想：小鸡鸡割了就割了呗，那儿赃不拉叽的，要不是我怕疼，我也割了。我见寺人们可怜，难得好心放过了他们。不过，我心中隐隐感觉到阉割绝不是一般的刑罚，决定找时间一定要弄个究竟。如今有了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父王，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被阉割的。"父王眉头一皱，"这有什么好看的？怪恶心的。" "不嘛，我想看，我想看。" "不行！你堂堂一个太子去那种地方，传出去非让大臣们笑话不可。" "他们敢！谁笑话我，我就让谁当寺人。" "放肆！这种话你也能讲？" 父王有些不悦。

我的眼泪象潮水一般涌出来，"呜呜呜──父王不喜欢腾儿了，父王不喜欢腾儿了。"虽然我常自诩是个男子汉，可有时候为了达到目的，我是丝毫不吝啬眼泪的，且经过长时间的练习，眼泪水已经到了收发自如的地步。

父王为我抹去泪水，"哎，这么大的孩子了，还哭成这样，害臊不害臊？"他的口气软化了不少。

"你不喜欢我，我当然伤心了。伤心就会哭，然后就会吃不下东西。"我的口气不乏要挟。

"哼，又来这一套了，威胁寡人啊？"父王板下了脸。

我一本正经地说："腾儿怎么敢威胁父王呢？在腾儿的心中父王是最最伟大、最最勇敢、最最聪明、最最潇洒的父王，我崇拜还来不及呢，又怎么敢威胁您呢？"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父王也招架不住我的马屁功，"你呀，就是嘴巴甜，难怪能把太后哄得服服帖帖。"我尽量地摆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笑脸，"父王，我求你了，让我去看看吧，我就去一次，看上一眼就回来。"民间的女人对付男人有三样法宝：一哭二闹三上吊，对付父王和太后，我也有法宝，那就是一哭闹，二傻笑，三是不吃东西大声叫，万试万灵。

父王果然被我说动了，"好吧，就准你去一次。不过，只能看，不准动手，那里挺恶心的。" "谢谢父王！"我高兴地亲了一下父王。

父王宠溺地一点我的额头，笑骂道："这下满意了吧，你这鬼东西。"我笑呵呵地望着父王，回想起刚才父王说的话，发现其中有漏洞，"父王，你怎么知道那里恶心？" "这……"父王被我问住了。

我眼珠子一转，明白了。"我知道了，你也去看过。" "谁说的？寡人是听别人讲的。" "哈哈哈，你的脸都红了，你还不承认？"我一边说，一边刮他脸皮。

父王横着将我抱起来，在我屁股上不轻不重地打了几下，"你这小混蛋，连寡人也敢戏弄？瞧寡人不把你的屁股打烂！" "放手，放手。"我嘻笑着和父王回到了宫中。

第二天，我就命人带我去阉割寺人的地方──腐房。腐房在王宫的一角，很偏僻，难怪我以前没找到。刚进去的时候吓了一跳，里面有很多拿着武器的士兵。腐房管事严寺人知道我来了，跌跌撞撞地跑过来迎接。大概是很少有大人物到腐房游览，他一见到我，便如一只叭儿狗前前后后围着我转，大献殷勤。我也不兜圈子，直接了当地说明来意，叫他们带我进去瞧瞧。

"奴才遵命，今天保证让太子玩得开心。"严寺人想必对我早有耳闻，知道我喜欢玩，喜欢作弄人，便极力地巴结我。

我很有气派地说道："只要你让本太子高兴，我回去让父王奖赏你。"严寺人大喜，磕头说："多谢太子。"我示意他起来，指着士兵问："他们在这干什么？"严寺人回答我："昨天大王带回许多俘虏，准备阉割送进宫，怕他们生事，所以派人在这守着。"我说："不过是群小孩子，用得着这般吗？" "太子有所不知。其中有一些年青男子，是在战场俘虏过来的士兵，所以，马虎不得。"我问："难道把他们阉割了以后，还要派人守着他们吗？"严寺人说："家伙割了以后，他们身上的火气就没有了，过一段时间，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我明白啦，不管多么桀骜不驯，一旦被阉割，就会变得很听话。" "太子所言正是。"严寺人领着我来到第一间屋子门口，打开门，让几个士兵在前面保护我。"这是第一批，相貌体格都是上上人选，是专门送进宫去的。或许，将来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会伺候太子您呢。"我朝里面一望，只见里面用木板排成两排。大大小小的俘虏们身着褴褛，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有的在呻吟，有的在沉思，还有的象死人，躺在那一动不动。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个个长得眉清目秀。

那些俘虏听说我是太子，象见到救星似的，从床上爬起来，呼啦给我跪下一大片。年纪大一点的哀求说："太子，饶了我吧，我不想当寺人，饶了我吧。""太子，我家中三代单传，可怜可怜我吧。"年纪小的则恳求："太子，给我一点吃的吧，我快饿死了。"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其他人都跪倒在地，唯有他坐在床上，瞪着眼睛怒视着我，好象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指着那个小孩，问："他叫什么名字？"严寺人瞧了一眼那小孩身上的标号，查了一下花名册，回道："他叫高飞。" "高飞？名字挺好听的嘛。"我笑着说，"对了，他们为什么喊饿，难道你不给他们饭吃？"严寺人解释说："割家伙之前，他们得饿上三天，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 "为什么？" "割过家伙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能动弹，也不能拉屎撒尿，否则就麻烦了，搞不好会把小命送掉。" "真有这么严重？"我朝严寺人瞟了一眼，问他："当初，你也这样？"严寺人有些不自然，"这是当然。除了是天阉，我们这些做奴才的，又有谁没有吃过这种苦头？"我问："那你为什么还做寺人，难道你也是俘虏？"严寺人干笑着说："我家里穷，爹生病，大哥要娶媳妇。没办法，只好把我卖了，送进宫当差。"我说："没想到你还挺孝顺的嘛。"严寺人苦笑着，没有吱声。

我随着他来到第二间房间。一进门，我就好奇地打量着这间房间。屋子不大，窗户都关着，显得很阴暗。一盏油灯亮着，火苗儿跳动不停，反而使屋子里显得更阴森。我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命人把窗户都打开，屋子里立刻亮堂了。再瞧里面的摆设，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木柜。木柜倒也普通，可那张床样子怎么看都觉得古怪。床是用木板做的，上面固定着好几道牛皮制成的索镣，看样子是绑人手脚用的。朝内的一头横着根粗木棍，另一头正中央被截去一个大大的三角形，看起来有点象个大字。我还看见在床上方的房梁上装置着一个木头滑轮，一根细绳搭在上面，两头一直垂到床上，也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严寺人指着床说："这就是割家伙的地方。太子是否现在就想观看？"我问："你不是说要饿他们三天的嘛？昨天，他们刚到这里。"严寺人奉承道："太子果然宅心人厚，连对俘虏都般仁慈，真是我们这些做奴才的福气。不过，他们在路上已经饿了两天了，算算离三天期限只差半天，现在割也没问题。

我这才点点头。

"奴才这就找人来，您先瞧着他们是怎么动刀子做人的。要是有兴趣，您不妨也做一个试试。您看可好？"严寺人讨好我。

我大喜，心想：虽然我答应父王不动手，可是他并没有说不准动手干什么。他要是知道这件事情，我大可以把责任全部推到严寺人身上，谁要他怂恿我呢？于是，我不动声色地说："好呀，我还从来没有阉割过人呢。" "您要割谁呢？要大人还是小孩？"我想起了那个叫高飞的小孩，想象着自己拿着刀把他吓个半死的样子，便说："就那个高飞吧。"严寺人吩咐他手下的一名小寺人："去，赶紧把一号和十八号带去洗身子，洗之前，别忘了让他们把肚子里的脏东西排干净。记住，速去速回，别让太子久等。"小寺人得令，出去了。

"太子，请恕罪，今早我刚得到消息才知道您要来，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所以，您还得等上一会儿。"严寺人为我搬来一张椅子。

"知道了。"我瞧瞧椅子，又瞧瞧身边的床，心想不知道坐上去是什么感觉。我双腿一使劲，人跳起来，屁股落在了床上。

严寺人见我做出这个举动，急坏了，连忙说："太子，这床您可不能坐。" "为什么？" "这可是专门割家伙的刑床，您身份高贵，可不能坐呀。"我有一个坏毛病，人家越是不让我做什么，我就偏要做。"什么狗屁规矩，我坐了又怎样？我还要躺在上面呢！"我真地躺在了上面，嘻笑着，"来呀，你们倒是来阉割我呀？哈哈哈哈。"严寺人汗出来了，讨饶说："奴才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没有那个胆子呀。" "那不就得了。"我嫌他废话多。

这时候，从外面走进来两个人，一个是胖子，四十岁左右，满脸横肉，样子挺吓人；另一个二十岁上下，尖嘴猴腮，一脸的坏相。两个人一进门就给我磕头。

严寺人擦着脑门上的汗，介绍说："太子，这两位就是张阿宝、张阿狗父子俩，宫里大大小小的寺人有一多半是他们俩割的家伙。" "张阿宝，张阿狗？哈哈，还有人叫这名字，哈哈……"张阿宝谄媚地说："小人人贱名字也贱，不比太子是龙子转世，身份高贵，名字当然好听。"我见他们会说话，便坐起身，吩咐道"你们过来。"张氏父子猫着身子来到我的面前，"太子有何吩咐？" "你们说着这张床我躺得躺不得？"我故意刁难他们。

张氏父子果然被我问住了，两个人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眼睛还不时地往严寺人身上瞄。

张阿狗结结巴巴地说："这个嘛，好、好象躺得。"我故意嗯了一声，他立刻改口："不，不，这张床太子躺不得。"我心中好笑，但是故意板着脸，"可我刚才躺过了，你看怎么办？"张氏父子都淌汗了，忽然，张阿宝仿佛领悟到什么，拼命地给我磕头，"太子饶命呀，太子饶命呀。"张阿狗跟着也向我磕头，"太子，小人嘴巴臭，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说着，他还啪啪狠狠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哈哈哈哈。"我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挥挥手说，"你们起来吧。"张氏父子跪在地上，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起身。

我大声喝道："我要你们起来，听到了没有？" "是，是！"父子俩慌忙站起身。

我学着父王的口气说："我今天是来看你们手艺如何，你们给我好好做事。"严寺人帮腔道："听见没有？太子百忙之中到我们这里来一次，你们可要拿出浑身的本事，让太子开──心。"他特别强调开心二字。

我又从怀里掏出几枚宝石弹丸，说："你们要是做得好，我就把这些赏给你们。要是做的不好，我把你们做成寺人。" "是，是，小的一定使出看家本领，让太子高兴。"父子俩点头哈腰的，让我想到了狗。

就在我正等得有些不耐烦的时候，小寺人领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架着两个人进来了。我仔细一看，只见两人都被扒去了衣服，一丝不挂，身上满是水珠，想必刚刚洗过澡。

寺人师傅指着其中一个说："他叫方大海，在所有俘虏里面，他的个儿最高，家伙也是最大的，就是火气大了一点，一直被单独关着。奴才想，太子要瞧张师傅的手艺，找他最合适，您看着也清楚。"除了父王之外，方大海是第一个让我见到裸体的男子，他也是我一生中见到过的长得最完美的男子，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样子。当时的他大约二十岁，长着一副棱角分明的俊脸。他的眉毛浓浓的，象两锋犀利的宝剑，眼睛黑黑的，象两枚夺目的宝石，鼻子挺挺的，象突兀的山梁。如果说他的相貌还只是吸引人的话，那么他的身材和体型则足以叫所有的男人羡慕，令所有的女子疯狂。他比寻常人要高出大半个头，随便站在哪儿都醒目得很。肩膀宽宽的，臀部窄窄的，从背后看起来上半身就象是一个倒立的三角形，漂亮得很。浑身上下都是肌肉疙瘩，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令人情不自禁地想抚摸。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他胯下垂着的玩艺儿，竟有父王的一个半那么大，肉肉囊囊的，好大一串，我估计即使我再长两只手，也兜不住它。不动时，它安安静静地垂着，象只沉睡的老虎；抖动时，它上下跳动，象只调皮的猴子。也许我天生就是一个异类，是个变态，我立刻喜欢上了眼前的这个男子。我对眼前的这个男子产生了好感，有点渴望他能够和我作个伴儿，丝毫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对一个年轻男子造成多么巨大的伤害。等我明白这一点，已经太迟太迟了。后来我常想，如果当时我再大四、五岁，即使拼着被父王惩罚，我也一定要救他，我绝对不允许让这么一个男子遭受那样的折磨和羞辱。可惜，当时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却又对什么都好奇的小毛孩子。

严寺人和张氏父子也被方大海完美的身体所吸引，六只眼睛象六只苍蝇，在方大海身上乱飞。从他们表情中，我可以看出他们先是羡慕，接着是嫉妒，然后是痛苦，最后是幸灾乐祸。

方大海显得很恐惧，呼哧呼哧读喘着粗气，拼命地挣扎着，四个大汉合力才勉强制住他。我见他的嘴被布塞着，手脚还带着镣铐，问道："你们为什么把他的嘴给堵上？还上镣铐？"小寺人说："启禀太子，这人厉害得很，不上镣铐制不住他。就算这样，他还敢伤人。您瞧，他刚才还咬伤了我们的人。"果然，一名壮汉的手臂上还流着鲜血。

我移过头去见另一个，他正是高飞。在第一间屋子里，因为和他离得远，我没有看清他的相貌。现在，我和他离得很近，可以把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和我差不多高，相貌并不出众，只能算是一个清秀的小男孩。和那个方大海不同，高飞显得很安静，根本不挣扎，任由两个壮汉架着他，仿佛已经认命似的。但是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并不驯服。那不是一个十岁小孩应该有的眼神，目光中带着悲伤，带着冷漠，带着倔强，也带着杀气。刹那间，我的脑海里出现一个词──仇恨，对，是仇恨，我终于感悟到了什么是仇恨，这对一个养尊处优的孩子来说还真是难得。可是他为什么仇恨我，是因为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吗？如果那样他，他应该大声向我求饶，为什么这般安静？我百思不得其解。

"太子，太子。"严寺人在唤我。

我问："什么事情？"严寺人指着床，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能不能开始了？"我明白过来我该让"位"了。我从床上跳下来，说实话，这床一点都不舒服，要是换了一个地方，请我坐我都不坐。

严寺人做了一个手势，四个大汉把方大海架了过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绑在刑床之上，这才拔去他嘴里的破布。只见方大海的手脚被分别绑在四个角落，那玩艺正好悬在三角空档处，整个人看上去就象一个"大"字。

方大海有了说话的机会，立刻大声讨饶："太子，饶了我吧，我不想当寺人。你饶了我，我来生给你做牛做马，报答你的恩情。"严寺人抢先回道："别嚷了。太子需要你这辈子做牛做马，这也是你的福气。"他示意张阿宝动手，不必理会方大海的叫喊声。

"是。"张阿宝从怀里拿出一个小木盒，打开后，从里面取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小刀。

我被这把刀吸引了，凭着对兵器的认识，我一看就知道那是一把无比锋利的小刀。"张阿宝，把刀拿给我瞧瞧。"张阿宝犹豫了片刻，见我面露不快，赶紧将刀柄递给我，关照说："太子千万小心，这刀快。"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小刀，它弯弯的，象一轮月牙儿，奇怪的是，它的刀刃在里面一侧。我示意张阿宝低下头，恶劣地从他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横在刀刃上，吹了一口气，头发立刻断为两截。"好刀，好刀。"我称赞说。

张阿宝说："做我们这一行的，没有一把好刀是不行的。另外还要动作快，最好是一刀下去滴血不沾，就说明功夫练到家了。"我问："你能做到吗？"张阿宝讪笑着说："我还差这么一丁点。不过，我爹能做到，想当年，他手一挥，还没看见他是怎么动手，家伙和身体就分开了。" "啊，真厉害！"我露出了钦佩的神情，"他现在人呢？" "死了，好几年前就死了。"我很失望，"真可惜，要不然他也好把这门绝技传给我。"其他人一听，都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笑出声。

严寺人提醒说："张阿宝，你还是赶紧为太子表演一下手艺吧。"张阿宝怯怯地问："太子，可以吗？"我点点头，把刀还给了他。

张阿宝接过刀，对他儿子说："阿狗，你把他的那玩艺用布包好，咱父子露一手让太子瞧瞧。"张阿狗没有动手，说："慢着，爹。我想太子肯定没有见识过'冒浆'，咱让他瞧瞧怎样？"张阿宝拿不定主意，把目光投向了严寺人。

我好奇地问道："冒浆？好玩吗？"张阿狗笑得很诡秘，"好玩，好玩得不得了。"我玩心大盛。"好哦，我要看冒浆，你们快让我瞧瞧。"严寺人不敢说什么，他使了一记眼色，示意其他的壮汉先带着高飞出去。

屋子里只剩下六个人。张阿狗对我说："太子，您瞧好了。"他来到方大海的身边，伸手握住那玩艺，开始上下套弄。

"你、你干什么？"方大海不敢置信地望着张阿狗。

张阿狗贼嘻嘻地说："兄弟，我做件好事，临了再让你爽一次，你应该感谢我才对。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我。" "阿狗，别乱说话。"张阿宝提醒他的儿子。

张阿狗知道自己得意忘形了，偷偷地望了我一眼，见我没有发脾气的迹象，这才放下心。

"不要，不要。"方大海不安嚷着，他极力地扭动着身体，妄图逃离张阿狗的手掌，但是手脚都被限制着，他根本无法做到。几乎在一眨眼的工夫，方大海的鸡鸡象魔术一般有了变化，原本软不拉叽的一条肉棒竟然更加硕大，昂扬地挺立了起来，粗大得让我联想到了练武场上的木桩。我惊呆了，虽然我的小鸡鸡偶尔也会发硬，可是从没有想到那么大的鸡鸡会神奇地站起来。我情不自禁地来到床边上，赞叹道："他的大鸡鸡好好玩哦！"张阿狗又放肆了，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骂道："妈的，我要是有这么大的玩艺，还怕那些漂亮女人不要我？"我不明白那玩艺大和漂亮女人有什么关系，不过，我已经没有心思去想这些，只顾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玩艺看。张阿狗见我这副模样，得意地朝张阿宝一努嘴，更加卖力地套弄着。

方大海全身开始冒汗，双手紧紧地握着木棍，额头和脖子上的青筋都凸出来，呼吸显得越发地急促，但是他仍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发出声响，仿佛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似的。然而最终他没能战胜欲望，"啊"，他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呻吟。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呻吟，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出一丝一毫痛苦的意思，相反，我觉得那声音有一种魔力，让人听了脸上发热，心跳加速，小鸡鸡莫名地骚动起来，甚至产生了一种欲望，想去触摸那不断在我眼前晃动的大肉柱。可是，我又不敢，直觉告诉我如果我那样做了，所有的人都会耻笑我的。

大约过了半柱香的工夫，张阿狗不耐烦了。"他妈的，想不到这小子这么坚挺，这么长时间还不泄。"随即他又用幸灾乐祸地口吻说："一想到这么厉害的玩艺儿马上就要被割去，我都有点舍不得，何况是女人呢？唉，她们要是知道了，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找我拼命哩。"说话间，方大海喘得更厉害了，"啊，啊，啊"他的呻吟一声比一声大。

张阿狗咧开嘴，露出一嘴的歪牙。"太子，看仔细了，好戏就要开始了。"他另一支手也加入进去。

方大海闭上了眼，臀部不断地向上提，当提到最大限度的时候，只听见他忘我地叫了一声"红颜公主"，紧接着从不断抖动的大肉柱里射出乳白色的黏液，一股、两股……他一口气射了十来股。其中头一股的力道最大，白色的液体飞出三米开外，沾在了墙上。接着，一股比一股的力道弱，液体飞出来，都落到了他的身上，最后，那液体只能从肉柱里慢慢地冒出来。

张阿狗骂道："兄弟你也太色了吧，事到如今还念念不忘女人。对了，你刚才喊什么，公主？他奶奶的，你还真敢挑。"他泄愤似地加大了手劲，依旧套弄着，弄得满手都是黏液。

方大海气喘嘘嘘地讨饶："放手，放手，求你了。"他的大肉柱仿佛累了似的，瘫软下去，又成了一条软肉。

张阿狗这才将手松开，拾起一块布将手上的液体擦去。"太子，瞧清楚了吗？"他笑得象个贼。

我拼命的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刚才的情景我是看得一清二楚，连方大海胯下跳动的小血管我都瞧见了。

张阿狗问我："好玩吗？"我还是点头。刚才那一幕真是有趣，即使是我一口气将尿撒出来，也没有办法射得那么远，何况是一股一股的？我自叹不如。"呶，这个赏给你。"我给了他两颗玛瑙。这招是跟我父王学的，让人做事，做得好就得给点奖赏，以示鼓励，这样别人才会更加努力地做事。

"谢谢太子，谢谢太子。"张阿狗乐得屁颠屁颠的。

我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方大海身上，我觉得他的"尿"有问题，哪有乳白色的尿？想到这，我用食指从方大海的身上刮了一点，仔细观察起来，那是乳白色的液体，有点象浆糊，用手捻捻，粘呼呼的；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有一股淡淡的骚味，但并不难闻──我肯定这不是尿。"这是什么呀？"我伸出手指头，让他们看我手上的液体。

张阿狗笑着说："这是菘（注：此为别字，应为尸从SONG，意指精液）。"我追问："什么是菘？"张阿狗想笑却又没敢笑出来，刚想说话，就被严寺人打断了："太子，您还小，等您再过几年，您就知道了。"我听严寺人这么一说，心想：我再怎么装腔作势，原来他们还是把我当作小孩子，心里不由地很是泄气。"快点动手吧，我要看你们的手艺。"我说得恶声恶气。

方大海一听，脸紧张得变了形，不断地哀求道："不要，不要……"张阿狗安慰道："兄弟，你认命吧，好歹你也爽过了。"说完，他将一个木盆放在方大海的胯下，又拿来一个块方布，将方大海胯下的玩艺包裹起来，用从滑轮上垂下来的绳子系好之后，走到床头，拽着绳子的另外一头。

一直呆在旁边的小寺人这时走到我的对面，死死地将方大海的腰身给按住，点点头，示意可以动手了。

轮到张阿宝了，他把刀放在一个碗里，用清水稍加清洗，然后放在灯火上灼了灼，对着刀刃对了口气，走到木板的缺角处，一手抓紧方大海的那玩艺，一手将刀放到大腿根部。

"不──"方大海绝望地嚎叫起来，但随即他发出了骇人的惨叫："啊──"只看见寒光一闪，他的家伙和身体分开了，被高高地吊起来，暗红色的血透过布，一滴滴地滴落下来，而他伤口处更是血如泉涌，落在木盆里，发出"扑扑扑"的声音。

我发誓，这是我这辈子听到过的最最惨烈、最最惊心动魄的嚎叫声，它象一把利剑，一下子划开我的胸膛，将我的三魂六魄打得离体而去。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站在床边上，茫然地看着张阿宝等人将一根细棍儿塞进方大海伤口处的一个洞眼里，然后将草药堵在方大海的伤口，用纱布包扎好，但血依旧顽强地渗出来，而方大海面色惨白，大汗淋漓，早已不省人世；我不说话，一个字也不说。突然，我打了一个寒战，感受到了从未感受过的恐惧。我隐约地感觉到那一刀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许，那伤永远好不了。

"太子，太子，您没事吧。"目光从未离开过我的严寺人瞧出了端倪，将我从混沌中唤醒。

我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强打起精神说："我没事，我怎么会有事？"方大海已经被四个大汉抬了出去，另外两个汉子正依样画葫芦，将高飞绑在床上。

张阿狗手里拿着被割下来的玩艺向我献宝，"太子，想不想看看他的家伙？呵呵，好沉呢，怪不得那么大一坨，吊在裤裆里，也不知他累不累？" "拿开！我不看。"我扭过头去。不知怎么的，我很怕见到那玩艺，虽然刚才我看得眼睛都不眨一下，连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但是现在再见到它，我就有一种害怕的感觉。

张阿狗讨了个没趣，只好走到木柜前，从里面拿出一个小陶罐，将割下来的玩艺硬塞进去，然后把白花花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盐──添进去，封好口，贴上标签，交给严寺人。

我问严寺人："方大海呢？"刚才他晕过去，也不知道醒过来没有。

严寺人说："送到蚕房去了。"我问："他没事吧？" "不好说，他年纪不小，家伙又大，血自然流得多，不过看他身体强壮得很，估计没问题，关键是要看他这几天能不能挺过去。"严寺人朝我瞄了一眼，问："太子是否想去看看他？"我连连摇头，"不，不，我不想去。"说实话，我没有勇气再见他了。

"那太子是否还要亲自动手？"我有些犹豫了，刚才我答应亲自动手的，难道后悔？我虽调皮，但自认为还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张阿宝鼓动我："太子当然得亲自动手了，要不然怎么算来过这里？想当年，大王来这里时，也亲手做过人。"他毕竟不是一个寺人，不会看人脸色。

我问："我父王真的来过这里？" "那还有假？记得当时大王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我只不过二十来岁，给我爹打打下手。那一天，大王来得很突然，把我们这里仔仔细细地瞧了个遍。说也惭愧，虽说我天天看着爹动手割家伙，可就是没胆子亲自动手。大王就不同了，他聪明绝顶，勇气过人，只看我爹做了一遍，二话不说，拿起刀就做了一个人，直到今天，我还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了，那天大王临走之前还赏给我爹许多银子哩。"和其他小孩子一样，我从小就非常崇拜父王，希望将来能够做一个象他那样的人。我不希望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胆小的人，更不愿意因此而令父王颜面无光。我挺直腰板说："我割！"我又见到了高飞那仇恨的目光。他一言不发，瞪大了双眼，死死地盯着我，看得我心里直发毛。我有一种感觉，我已经欠了他许多许多。

张阿宝将小刀递给我，"别紧张，象我刚才那样做就行了。" "照你们那样做？"我故意加了一个"们"字。

张阿宝点点头。

"那好。"我将包住高飞小鸡鸡的布扯去，学着张阿狗的样子上下套弄。

张阿宝诧异道："太子，您干什么？"我回道："让他冒浆呀。"其他人都笑了。张阿狗说："他还是一个毛孩子，你就是弄死他，他也冒不出浆的。" "哦。"我装作恍然大悟，"那等他长大了，会冒浆了，我再做了他。"严寺人一听，说："这可不成呀。大王有令，三天之内做完所有的人，我们可不敢违背大王的命令啊。"我正想说：你们不敢，我敢！就听见高飞冷冷地声音："你们到底割不割？不割就放我回去。"我一听来气了，心想：本太子难得想做一回好人，你这小子居然不领情。好，你要我割，我就割。我故意把刀在高飞眼前晃来晃去，狞笑着吓唬他："小子，本太子要把你做成寺人，你怕不怕？"高飞鄙夷地朝我望了一眼，"呸"，他一口唾沫吐在我的脸上，随即闭上眼睛对我不理不睬。

我被激怒了，啪啪，给了他两记耳光。

其他人都慌了，纷纷揍高飞，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他的身上。他们一边打，一边骂："小王八羔子，竟敢侮辱我们太子，你活腻啦。""小兔子崽子，今天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几个眼睛。""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容得你这么撒野？我打死你这个奴才！" "住手，我的事要你们插手干什么？"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讨厌张家父子他们了。

他们见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讪笑着，"我们见这小子嚣张，想帮太子出出气。" "我要出气难道不会自己动手吗？用得着你们多事吗？"我将他们一顿抢白，"张阿狗，你把他的小鸡鸡给我包好，我要给他一个教训！" "是，是。"张阿狗依照吩咐包住，用绳子系好，讨好地说，"他敢这么对您，您就让他尝点苦头，知道您的厉害。"我左手握着高飞的小鸡鸡，右手把刀放到他的大腿根部，我能感觉得到他的腿在微微颤抖。"哈哈，我以为你不怕呢！腿怎么抖了？想尿裤子了吧，不对，你根本没穿裤子。"我尽情地奚落他。

高飞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嘴里骂道："他们这些魔鬼，强盗，坏蛋，你们干尽了坏事，小心天打雷劈。我不怕你们，根本不怕你们，我要诅咒你们，诅咒你们不得好死，死后下十八层地狱，千刀万剐下油锅。呜──"我的刀子划破了他的皮肉，他疼得咬紧了牙，努力不发出哀嚎声。"你、你是禽、禽兽。呜──"我的刀子又割进去几分。"我恨、恨、恨你们，我。我要报、报仇。"高飞断断续续地说。我心一横，右手一使劲，左手感觉重了一点份量，但随后腾空而去──我真的将高飞给阉了，亲手把他给阉了。就这该死的一刀，我毁掉了一个善良的男孩，令他残缺了一生，痛苦了一生，耻辱了一生，这是我这一生中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我活该悔恨终身，我活该因此遭到报应，我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

我看见高飞晕死过去了，脸色煞白，毫无血色，额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嘴唇上全是牙齿咬的洞洞，血水从里面冒出来，顺着嘴角往下流，看上去恐怖极了。我抬起双手，只见手上沾满了血，就连刀柄上都是血，鲜红鲜红的，红得刺眼，红得恶心，红得可怕。我的手在发抖，我的心在发抖，我整个人都在发抖，在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在不停问自己：腾，你这是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呀？"啪哒"，那柄罪恶的小刀落在了地上。

"回宫，我要回宫。"我虚弱地说，我已经无比厌恶这个地方了，它令我感到恶心、恐惧和罪恶。

"奴才该死，让太子受惊了，求太子恕罪。"严寺人跪在地方噼噼啪啪地打自己的耳光。张氏父子也跪下了，惴惴不安地用眼角看我。

我没有理睬他们，不顾满手的鲜血，撒腿跑出腐房，朝东宫狂奔而去，仿佛只有那里才是安全的地方。随伴我而来的寺人一见我这副模样，个个吓得魂飞魄散，大呼小叫地跟在我后面。

回到东宫，我躲进了房间，不说话，也不发脾气，只是呆呆看着双手出神，连午膳也没有用。奶奶和父王得知消息后，相继来看望我。奶奶抱着我将父王臭骂了一顿，下令将腐房的寺人每人重打四十大板，全部罚去洗马桶；至于张氏父子，也打四十大板，扣半年奉禄。父王是又好笑来又好气，用半责备半哄逗的口气对我说："以后你别叫寡人父王。寡人叫你父王成不成？你这个浑球。"我这才露出了笑容，答应吃饭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生平第一个噩梦，我梦见自己被赤裸裸地绑在那张怪床上面，高飞拿着那柄锋利的刀子在我眼前晃动，恶狠狠地说："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看见方大海站在旁边，向他求救，他却问我："我的身子好看吗？"我没命地点头。方大海一听，脸色大变，抓着我的衣领吼道："可现在它残了，残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求他救我，他撂下一句："我求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救我？"便走了。高飞狞笑着把手伸到我的胯下，手一挥，"啊──"我惊叫着吓醒了，手探进裤子里一摸，小鸡鸡还在，这才放下心。门外的寺人闻声，连忙进来问我怎么回事。我摇摇头，叫他们出去，躺下身继续睡觉，可是，我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都是白天的影像。我后悔死了，发誓再也不去那个该死的地方了，"再去我就是小狗。"我发誓说。

接下来是我十岁生日，父王为我隆重地举办了一个宴会，当众封我为常国国王，还要朝臣们向我跪拜，乐得我一蹦三尺高，要是有尾巴，肯定要翘到天上去了；加之里里外外送来的各种新奇的玩具，着实把我高兴坏了。我很快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